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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职闽江青与河北瀚
在八亿人El八出戏的年代，以“文化革命旗

手”自诩的江青．想在京剧以外的地方剧种里也

确立一个样板团。她物色来物色去，最后选中天

津的小百花(河北梆子)剧团。于是，引出在特殊

岁月里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秘密行动。

江青对河北梆子情有独钟

●甄光俊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29年15岁

时进入山东实验话剧院学习表演艺术，20世纪

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电影职业，更名为蓝苹，

曾经主演过《都市风光》、《狼山喋血记》、《两毛

钱》、《王老五》等故事影片。她从年轻时候就喜

欢看河北梆子。1959ff-，她在北戴河陪同毛泽东 ▲1958年-毛泽东接见小百花尉团演员。

看了天津小百花剧团和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跃 1974年夏天，江青在北京审查某河北梆子

进剧团的演出后，这两个年轻演出团体给她留 剧团移植京剧现代剧目《龙江颂》时，边看戏边

下深刻的印象。增强了她对河北梆子的兴趣。此 谈话，谈了以下一些内容：“你们的胆子要大点

后几年间。她曾经多次就河北梆子生存状况发 儿。梆子是花腔女高音，非常活泼。梆子的长处

表谈话。1964年11月18日，她同首都音乐工作者 要保留。比如‘心潮激荡’、“稻谷飘香”等处，要

谈话时提及河北梆子，特别指出河北梆子男声 发挥你们的优点，不要捆在音乐里头。板胡应该

需要改造．否则音域不合适。文革进入破“四旧” 很突出，梆子不能敲得太响，但不能没有。语言

的高潮阶段，她还=,1=1967年4月25日接见上海芭 方面，必须保留河北地方的语言。戏不要改动，

蕾舞团《白毛女》剧组时，几次提到河北梆子艺 先试验试验。”

术。她说：“河北梆子女声没问题，男声不是低八 1974年8月4日，江青就粤剧表演艺术家红

度就是高八度，需要重新设计。有几年。我想把 线女来信所反映的粤剧问题，在写给广东省委

几个梆子团弄到北京来，帮帮他们。因为忙于主 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信中，又一次谈到河北梆子。

席身边的工作，没顾上。”她认为：“天津的‘小百 她说：“全国剧种甚多，当地人民爱听地方戏，因

花’演出很有功夫，可惜近几年无声无息了。” 为语言容易懂。我们还只是攻克了京剧，河北梆

1968年6月，她在北京看完某青年河北梆子剧团 子、粤剧、评剧、湘剧、山西梆子等，只能说有些

的演出后，批评河北梆子“男声唱腔嗓音嘶裂， 初步成绩，也有不像本剧种的问题。但是，我们

高而不美，没文化，少气质”，她指示中央文革文 鼓励他们逐渐突出本剧种的特点，不能要求过

艺组组织力量改革河北梆子。 高。我对梆子、粤剧、越剧寄予殷切希望。大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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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刘少奇等与小百花剧团的演员在一起。

改革了，其他就容易了。”

天津“小百花"意外得宠

因为江青在文革初期不止一次对人说起天

津的“小百花”和河北梆子大有搞头之类的话，

引起了“支左”联络站的重视。天津市革命委员

会文化组的负责人几次召集小百花剧团各造反

派的头头儿作传达，希望他们尽快作出反应。但

是．由于当时社会形势混乱和剧团内部分裂等

原因，没有从组织上得到落实。

1968年11月上旬，不知江青出于何种考虑，

要看天津小百花剧团的古装戏。11月8日，北京

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以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义，

打电话给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下令

选调小百花剧团即刻晋京。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负责人受宠若惊。责成文教组副组长王曼恬亲

自部署。(在粉碎“四人帮”后，王曼恬作为“‘四

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

此前。王曼恬等人把小百花剧团视为眼中

钉．称它是文艺黑线上的毒瓜，扬言要把它从政

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并且逐渐付诸行动。第

一步就是于此前两个多月把“小百花”与梆子剧

院一团合并为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从形式上

取消了梆子剧院和小百花剧团的建制。而此时

江青下令调“小百花”晋京．是这些人始料未及

的。王曼恬连夜召集由驻河北梆子剧团军宣队、

工宣队、干部与群众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委会紧

急会议，秘密开列赴京演出剧目和参演人员名

单。她这时也顾不得参演者的出身、成分之类的

框框了，一切都从拿出最高演出水平的需要考

虑，最后确定仍以原小百花剧团的代表剧目《喜

荣归》、《断桥》、《泗州城》为主，金宝环的《投

县》、王玉磬的《辕门斩子》作为后备剧目。可是，

此时金宝环、王玉磬早被“造反派”揪斗隔离，关

在“牛棚”里。现因执行特殊任务需要，在接到晋

京演出命令的第二天下午，市革委文教组就通

知把她们“解放”了。

从1964年古装戏在全国禁演。到此时已经4

年有余，莫说演员、乐师对传统戏已经荒废、生

疏，就是服装、道具，也早被封存在阴山背后；立

即就演，不是有些强人所难吗?但在那个年代，

执行为江青服务的“特殊紧急任务”，再难，谁敢

有丝毫的马虎?在不准走漏半点儿风声的严格

要求下，全团上下齐动员，有的翻箱倒柜，折腾

服装道具；有的练声合乐，突击排练。夜以继日

地一通忙乎，闹得人仰马翻。总算准备停当。3天

后由王曼恬率领的一支70多人的演出队，按照

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驻进

北京地安门附近的红卫招待所。次日，中央军委

差人送来一封江青写给王曼恬的亲笔信，江青

在信中说她因患感冒暂时不能观看演出。她要

剧团在北京边排戏边等待。

演出队在北京待命期间．江青派人送来两

个冬瓜。说是她在中南海亲手所种，夏天的瓜在

冬天吃，有益健康。这些戏曲演员哪敢随便食

用。把冬瓜像供果一样摆在会客室里，一直到后

来剧团回天津也没人敢动。不过也没法挪动，已

经烂了。

一晃半个月过去，一直没有接到江青看戏

的通知。最后是总参谋长黄永胜打来电话，说因

某国发生政变，江青有公务处理，嘱咐“剧团先

回天津。看戏的时间另定”。黄永胜还转达了江

青让“小百花”回去之后移植京剧样板戏《红灯

记》的指示。于是，“小百花”演出队打道回府。

“小百花”此次晋京，虽然江青没有观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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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却在她那里挂上了号，从此有了联系。江青

垂青“小百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也对

“小百花”刮目相看，自然转变了对“小百花”的

态度。遂即下令有关部门，分别从天津音乐学

院、歌舞剧院调来施光南、冯国林、杨长庚等当

时在音乐界小有名气的青年作曲家到梆子剧

团．吸收梆子界原有专业作曲和部分演员、乐手

参加。组成河北梆子唱腔音乐改革小组。以移植

现代京剧《红灯记》做试验，尝试河北梆子男声

唱腔的改革。唱腔音乐改革小组因为有“落实江

青指示”的护身符，而成为当时天津文艺界的骄

子，日常活动直接受市革委文教组的领导，各方

面享受特殊优待。市革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也

多次到梆子剧团坐镇指挥。唱腔音乐改革小组

个别成员。在梆子剧团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对

老艺术家和“小百花”的演员们动辄训斥。张口

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闭121就是“砸烂文艺黑

线．”自以为他们是文艺革命的救世主。

1969年春天，天津市革委会先后两次将河

北梆子《红灯记》的试唱录音带，呈送江青审查。

此后。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于会泳奉江青之命，派

出李劫夫、李德伦、殷承宗、傅庚辰等著名音乐

家专程到天津，了解小百花剧团男声唱腔改革

情况，并给予具体的指导。1969年，根据京剧样

板戏移植成的河北梆子《红灯记》，上了中央电

视台的荧屏，同时成为天津市重大演出活动必

有的节目。在八亿人口八出戏的历史年月，能获

得如此殊荣，实在够人羡慕了。河北梆子唱腔音

乐改革小组因此被指定为文艺革命的先进集

体，出席了1969年天津市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

表大会．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让人捉摸不定的古装戏演出

一晃几年过去。1974年6月，江青从北京经

天津去宝坻县小靳庄视察社员赛诗会时，于24

日晚．在干部俱乐部秘密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

剧团(原小百花剧团)演出的古装戏《断桥》、《泗

州城》和现代戏《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她在

看《泗州城》时，显得格外兴奋，不时为演员们的

表演鼓掌助兴。当天看完演出，她提出第二天重

看一遍《泗州城》的要求。第二天晚上，河北梆子

剧团在干部俱乐部再次为她演出《泗州城》和新

编现代小武戏《渡口》。演出结束后，江青在会客

室接见了演出人员。她说起几年前调小百花剧

团晋京演出的事，但那时没有看成，今天看了，

很高兴。她说《泗州城》的武功表演非常精彩，每

位演员都很讨人喜欢，只是脱离梆子传统韵味

远了一些，唱腔还可以再加工。她对小戏《渡口》

也很欣赏。她断言这出戏进一步加工锤炼后，一

定会成为玲珑剔透的珍品。

江青回到北京之后，把《渡口》推荐给国务

院文化组，并说该剧可以拍成戏曲艺术片。国

务院文化组分管电影的领导小组成员刘庆棠，

随即赶到天津．在八一礼堂审看了河北梆子剧

团演出的这出小戏。后来。于会泳又对该剧剧

本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由于有江青的关照，河

北梆子《渡口》很快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成舞台艺术片，通过审查后在全国公映。一时

间，全国不下300多家剧团、宣传队学演了这出

小戏。身为“样板团”的上海京剧院也派出演员

到天津。向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对口学习这出

戏。他们回上海之后，将剧目改名为《锦江渡》，

在剧场演出的同时．还由上影制片厂摄制成京

剧戏曲影片。

V文革中。江青等人与天津河北梆子尉团演职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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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艳阳夭》的幕后新闻
●阿 庚

晨练归来，偶见日历上“2月20日”，哦，这不

是作家浩然过世的日子吗?一晃两年．日子流淌

得好快呀。思索中，似觉浩然那憨厚质朴的身影

立于面前，“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

的铿锵话语犹响在耳。接着话剧《艳阳天》那一

幕幕、一场场舞台烟云飘然而过⋯⋯

救活了话剧

1971年，“9·13”林彪折戟沉沙后，人们惊愕

之余似感到客观上已宣布“文革”的失败。虽然

“四人帮”还在，但“文革”已缺少了往日的轰轰

烈烈。而河北省话剧院的演职员也早已厌倦了

那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日子。多么渴望能排一

部新戏，再听听剧场里那诱人的笑声和掌声。

一天，有人发现剧院一位“小人物”——管

道具的陶然在偷偷写东西，原来他在改编著名

作家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消息传出，众人

惊愕，但看初稿基础不错．大家立刻撺掇着组成

一个加工小组，很快把《艳阳天》推上舞台。说实

话。在那个只有八出“样板戏”的特殊年代，敢于

1975年，上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出

国演出，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出国演出所带节

目，必须突出民族精神。江青指示，可以让朱逢

博在节目里加进河北梆子。江青一声令下。国务

院文化组立即执行，火速将天津河北梆子剧团

在《红灯记》里扮演铁梅的演员借到北京，与朱

逢博一起住在两苑旅社，负责向朱逢博传授河

北梆子“说红灯”、“仇恨人心要发芽”两段唱。朱

逢博出国前在北京举行的节目审查演唱会上。

演唱了这两个唱段。此时已从天津调到国务院

文化组任副组长的王曼恬，于同年lO月将朱逢

博所唱这两段唱的录音带，交给天津市革委文

教组负责人带回天津。对戏曲一窍不通的王曼

恬假充内行地说：“同样的曲谱，朱逢博一个歌

唱演员，怎么比你们梆子演员唱得有味道?”她

要天津河北梆子剧团的演员好好对照学习。

按照江青的指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于

1975年做了两件事。一是派出演员到宝坻县小

靳庄，辅导社员群众学唱梆子《红灯记》；二是再

次被秘密凋进北京，接受对传统剧目《断桥》、

《泗州城》、《打周仁》等剧录音、录相的任务。剧

团在北京期间，江青委派王曼恬给演出人员送

来一些芒果，表示对“小百花”们的慰劳。

江青对天津河北梆子古装戏的关注．在戏曲

界引出种种猜测，弄不清这究竟是为了传统戏在

临终前留下一点儿遗音遗容呢。还是预示着经过

严冬肃杀的传统戏，还有一线复苏的希望?或许，

这又是这个“女皇”包藏祸心的“阴谋”!此间疑

云，到现在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回忆中。

责任编辑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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